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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山良价與曹洞宗風 

 

徐文明 

北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洞山良价（八○七－八六九）禪師，上承藥山、雲巖家風，下有曹山、雲居舉倡，使洞

上玄風遠播天下、曹洞一宗綿延於今。其博採眾說、妙思獨運，家風宛然，有超師越祖之談；

宗旨分明，含通天徹地之機。妙旨玄奧，難以言傳；宗史冥迷，可假語辨？今偎以淺識，妄

測聖意，以就教於諸方。 

  拙文〈藥山惟儼的宗系和禪風〉，[註 1]已力辯藥山應屬於馬祖弟子，據此，洞山及曹洞

宗亦應歸於南嶽，然曹洞宗屬於青原一系已是千年定說，欲翻此案並非易事。從藥山、雲巖

直至洞山，均未明確自己究竟屬於何宗，從藥山本人的經歷來看，馬祖、石頭均為其師，故

後人選擇何方皆有道理，然從洞山的思想及經歷來看，他與南嶽系的關係較之與青原系要近

得多，無論參學因緣還是思想淵源，均是如此。 

  據《祖堂集》，洞山法名良价，俗姓俞，越州諸暨縣人，始從本村院主出家，後投五洩

山靈默禪師，年二十一，至嵩山受具戒，爾後靈默命其去參南泉，初至南泉，適逢南泉為歸

宗（他書云是馬祖）設齋，南泉言道：今日為歸宗設齋，歸宗還來也無？眾皆無對，唯洞山

對曰：待有伴即來。南泉大喜，撫其背曰：雖是後生，敢有雕琢之分。洞山答道：和尚莫壓

良為賤。自是名播天下，呼為作家。後又從學溈山，機緣不契，溈山薦其參學雲巖，終認宗

於雲巖門下。 

  洞山所參訪的幾位大師之中，雲巖曇晟輩份最低，名氣最小，他為什麼自列於雲巖門牆

呢？當時禪者四處遊方，歷事多師，但對於歸宗何門還是非常慎重的，並非隨隨便便，也不

是亂攀高枝。洞山從靈默、南泉有所契悟，但還是未能盡除疑雲。他從溈山學道，問忠國師

無情說法因緣，機緣不契，溈山便令其參學自己的同門師弟雲巖曇晟。洞山至雲巖，仍舉前

因緣，問：無情說法什麼人得聞？師曰：無情說法，無情得聞。進曰：和尚還聞得不？師云：

我若聞，汝則不得見我。進曰：與麼則某甲不得聞和尚說法去也？師云：吾說法尚自不聞，

豈況於無情說法乎？洞山由是頓息疑情，有所覺悟，作偈述曰：「可笑奇，可笑奇，無情解

說不思議。若將耳聽聲不現，眼處聞聲方得知。」（見《祖堂集》卷五，雲巖和尚機緣） 

  無情說法是南陽忠國師常舉的因緣，本來禪宗強調成佛的現實可能性，以為只能有情眾

生才有佛性，六祖便云「無情無佛種」，排除了無情有性之說，那麼作為六祖弟子的忠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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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說無情說法呢？其實忠國師是從「無其情識繫執」的意義上來說無情的，無情則無欲，

無情則無知，無知無欲，則無二障，故學道人應學無情之無貪執，非同木石之無生命。言無

情說法，非為無情說，而是有情眾生成道之增上緣。故舉此因緣，不可執著於無情是否說法，

而應落腳於有情眾生是否得聞，只有心如木石，一念不生，才能常聞無情說法，能聞無情說

法則同乎諸聖，非如有情之牽扯。是故無情說法，耳聞不得，眼聞方知，即六根通徹、心地

清淨之人才可聞得。 

  洞山在雲巖處雖息疑雲，破見網，然並未透徹。雲巖臨遷化時，洞山問曰：和尚百年後，

有人問還邈得師真也無，向他作麼生道？師曰：但向他道，只這個漢是。洞山沈吟不明，雲

巖亦未道破。雲巖遷化後，洞山與師兄神山僧密欲往溈山處參學，路遇一溪，神山先過，洞

山臨水睹影，大省前事，始悟先師之意，並造偈云：「切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

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不是渠。應須與麼會，方得契如如。」 

  洞山與雲巖的對話是有來歷的，據《景德傳燈錄》卷五慧忠禪師語錄： 

  南泉到參，師問：「什麼處來？」對曰：「江西來。」師曰：「還將得馬師真來否？」

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南泉便休。  

  所謂師真，表面之意是指師之畫像，實際是指師之真法。得師真意味著得師之法，然「只

這是」卻須仔細。洞山當時不悟，後稱當時幾錯會先師意，他所錯會的，大概是誤以為雲巖

的「只這個漢是」指的是雲巖自己，意即本人即真像，不可驀畫，然於此又有疑，故沈吟不

語。其實南泉心裡明白，他說的「只這是」是講我即師真，意思是我已盡得師傳，我與吾師

並無別異。雲巖之意亦然，欲令洞山直下承當，然洞山當時不解師意，後來過水睹影，始悟

自己即是。 

  又據《五燈會元》卷三馬祖法嗣北蘭讓禪師機緣： 

江西北蘭讓禪師 湖塘亮長老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禮。」師以兩手擘胸

開示之。亮便禮拜。師曰：「莫禮！莫禮！」亮曰：「師兄錯也，某甲不禮師兄。」師曰：

「汝禮先師真那？」亮曰：「因甚麼教莫禮？」師曰：「何曾錯？」  

  可見以畫得先師真表示得師之法是洪州門下的慣習，北蘭讓擘胸示之，表示自己即先師

真，與南泉「只這是」無別，亮長老禮拜，表明他明白師兄之意，然他只知師兄即先師真，

卻不肯自己承當，不明自己亦先師之真，故屈身為禮，遭師兄之呵。 

  「只這是」也是洪州門下慣用的習語，雲巖窺一老宿房，老宿云：「只這個是，窺作什

麼？」雲巖云：「大有人不肯與麼道。」所謂「只這是」，是直下承當之句，六祖言「自性

是佛」，馬祖云「即心即佛」，皆是此意，「這」便是自己，且莫錯會。「只這是」，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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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融和真妄，通貫古今，使現我與真我、此身與佛性頓為一體、現證道果，非大根器，

非大因緣，難以契會。 

  洞山識得「這（個）」，才知我即主人公，由此更無別疑，直入佛地，方得透徹。由此

也可知悟道之不易、機緣之難得。我即形，即主；真即影，即客。影自隨形，形不求影而影

自至，故「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影為形之化身，有什麼樣的形就必有什麼樣的影，

影為形現，故「渠今正是我」；形為本，影為末，影不可違形，形不必隨影，故「我今不是

渠」。洞山後來又將此傳於曹山，囑云：「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

付於汝。」寶鏡三昧的核心，便是「如臨寶鏡，形影相睹。汝不是渠，渠正是汝」，與前偈

之義完全一樣，可見洞山對此的重視。 

  洞山禪法的核心雖由雲巖啟發，洞山本人親證，然其根本，卻是洪州一系所共傳的法要，

由此也可見洞山與南嶽系的密切關係。 

  識得「只這個是」，直下認得主人公，便無須別求，倘若於此不明，則又披枷戴鎖，反

多一重障礙。據《洞山語錄》：   

師問僧：「名什麼？」僧云：「某甲。」師云：「阿那個是闍黎主人公？」僧曰：「見

祇對次。」師云：「苦哉！苦哉！今時人例皆如此，只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為自己，佛法平

沈，此之是也。」  

  「見祇對次」，意為現在與你對話者即是，與「只這個是」意思一樣，然此事只可親證

始得，不得假於言說，若徒說其語，不明其義，反成執障。洞山見此僧鸚鵡學舌，自鳴得意，

故大加痛斥。若直會其意，則貫通真妄，若徒自學舌，則以妄為真，認賊作父，以驢前馬後

為法身佛性，以虛妄心識為本淨真心。時輩多效，不知造異類之業，反洋洋自得，故洞山為

之歎息。 

  自性（我）有二義，一則是當下之我，一則是本來之我，於此二者皆須了知，不可錯認。

據《洞山語錄》：   

師問雲居：「汝名甚麼？」雲居云：「道膺。」師云：「向上更道。」雲居云：「向上

即不名道膺。」師云：「與老僧祇對道吾的語一般。」  

  又據《五燈會元》卷十三曹山本寂機緣： 

（曹山）尋謁洞山，山問：「闍黎名什麼？」師曰：「本寂。」山曰：「那個聻？」師

曰：「不名本寂。」山深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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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洞山第一問，問的是當下之名，第二問，則問的是本來之性，本來體性不可名狀，唯其

非當下之名灼然，故雲居與曹山所答無異，皆受洞山器重。然若加以細究，又有小別。洞山

令雲居「向上更道」，以「向上」示之，有啟發之義，而問曹山「那個」，表與「這個」有

別，難度稍大一些。洞山云：雲居所答與他只對「道吾」之語一般，道吾是洞山的師叔，洞

山亦曾從其參學，也算是洞山之師，這表明雲居見與師齊，可令門風不墜，而曹山則有超師

越祖之機，是故雖然後世曹洞宗主要由雲居一系承擔，然曹山卻有助師創宗之功，在見地上

也略勝雲居一籌。 

  洞山將順世，謂眾云：「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沙彌出云：「請

和尚法號。」師云：「吾閑名已謝。」洞山諸弟子對此多有評說，石霜云：「無人得他肯。」

雲居云：「若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到今，無人辨得。」疎山云：「龍有出

水之機，無人辨得。」 

  洞山的「閑名」指的是什麼呢？表面看來，指的是他在俗世的法名，實際是指他於世間

一生行化之跡或聲名，更深的含義則是他融理於事、以事顯理、以真化俗、以俗顯真之修為。

洞山不欲留其閑名於世，為子孫成道之障，故有所問。然而又如何除其閑名呢？其實知有即

除，知閑名非名，則無閑名，是故沙彌一言「請和尚法號」，洞山便說閑名已謝。善行無轍

跡，故雲居言「若有閑名，非吾先師」，洞山終生行化，無一言可聞，無一行可辨，又何曾

有閑名留世？是故若謂師有閑名，則是謗師。曹山與洞山所見與雲居有別，洞山理事兼融、

真俗無二，雖有行跡，亦非耳目之所及，又有何人能辨？是故若謂師無閑名，便不具眼。 

  是故單問一個名字，其中便包含著洞山一系師授相承之玄機，若識其義，便是升堂入室

之階梯、成佛作祖之妙方。不識其義，則天地懸隔，萬劫不復。 

  洞山一系不計名字影相，但求本體實際。據《祖堂集》，洞山示眾曰：「天地之內，宇

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識物靈照，內外空然。寂寞難見，其位玄玄。但向己求，莫

從他借。借已不得，捨亦不堪。總是他心，不如自性。性如清淨，即是法身。草木之生，見

解如此。」此寶即是自性法身，即如來藏，雖有形山之蓋覆，不礙本性之清淨；雖有識物靈

照之用，不妨本體之空寂。此寶但從己求，外覓不得。 

  又據《洞山語錄》，洞山與泰首座冬節吃果子，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

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不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洞山便令侍

者掇退果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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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物何物？與秘藏形山之寶無別，即法身如來藏，雖本體空寂，不妨起而為諸相用，雖

起而為相用，而不為相用所拘，故動用中收不得。洞山問過在什麼處，是說此物為何動用中

收不得，泰首座答言過在動用中，是說正因為它常在動用中，所以動用中收不得，這一回答

本身並無錯誤，因為物可拘外，不可拘內，如師子兒，威壓百獸，卻不奈身中蟲何。然而洞

山的本意，是強調此物的主動性與能動性，並不是強調動用本身，泰首座老在動用上動心思，

事實上是本末倒置，故洞山掇退果子。 

  洞山重視自性法身的立場是一貫的，這與南嶽一系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而在具體的修

證方面，曹洞一宗又有不少富有創建的新發展，豐富了宗門武庫。 

  洞山以偏正、君臣、賓主、內外、理事、功位等來說明一心之體用本末，強調從有分別

到無分別，此與南嶽一系強調修證之次第、重視自性本我的門風相同，而與青原一系凡聖俱

泯、「不落階級」的宗風有別。洞山認為自與他、形與影是有主從之別的，故以偏正、君臣

喻之。所謂偏正五位，正位即空界，即體，即君；偏位即色界，即用，即臣。 

  正中偏，即體多用少，黑主白從，君重臣輕，失之於踐履不深，於事不明，洞山頌云「三

更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不相識，隱隱猶懷昔日嫌」，是說黑多白少，故相逢不相見，體用

失度，故君臣揆離。 

  偏中正，即體少用多，白主黑從，臣重君輕，失之於昧於本來，於理不了，洞山頌云「失

曉老婆逢古鏡。分明覿面更無他，休更迷頭猶認影」，是說有用無體，雖有古鏡可鑑，恰逢

老婆失曉，是故雖然分明覿面，卻不見本來面目，前頌云有眼無鏡，此頌稱有鏡無眼，均有

偏失，故不得見。 

  正中來，即由體起用，以君視臣，用由體生，色依空立，故雖有而無，雖見非見，洞山

頌云「無中有路出塵埃。但能不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是說體無用有，依空寂之體

而有出世絕塵之功用。洞山一系特別強調自悟親證，反對自外而得，因為「從門入者非寶」，

在師授方面也注重啟發誘導，即便弟子一時不能理解也不說破，洞山欲從溈山明無情說法義，

機緣不契，溈山不欲說破，令其轉事雲巖，雲巖不明南泉「異類中行」之義，南泉、藥山皆

不為說，道悟為之咬指血出，亦終不說破，洞山初不會雲巖之意，雲巖令其自覺，後臨水睹

影而大悟，人問其初見南泉，為何為雲巖設齋，洞山卻道我不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其不為

我說破，可見「不說破」已經成為此派的門風。洞山以「不犯諱」重申「不說破」之義，說

明直言無益，說食難飽，故曲折回互以為說，終令學者自悟。是以「回互」成為曹洞宗的特

色，故言偏正、君臣，廣取諸譬以喻之，不敢犯諱，以免有斷舌之憂。 

  偏中至，或作兼中至，即從用歸體，臣奉於君，如此有體有用，有君有臣，體用俱備，

君臣協力，只是欲到未到，將合未合，故賓主歷然，法境相敵，洞山頌云「兩刃交鋒不須避。

好手猶如火裡蓮，宛然自有沖天志」（《五燈會元》卷十三），是說二者如同兩刃交鋒，然



《普門學報》第 8 期 / 2002 年 3 月                                                第 6 頁，共 11 頁 

論文 / 洞山良价與曹洞宗風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意在相合而非相傷，真正的作家應當不怕矛盾，如火中生蓮，水底揚塵，夜半正明，天曉不

露，如此用中顯體，體中顯用，須是好手始得。 

  兼中到，即體用一如，君臣道合，此即兼帶，為最高境界，洞山頌云「不落有無誰敢和。

人人盡欲出常流，折合終歸炭裡坐」，是說到此不落有無，不存兩邊，宛然中道，凡聖不能

明，諸佛不得辨，故黑似炭，暗若漆，修行至此，方稱究竟，出得常流，總歸這裡。 

  洞山又以功勳五位配合偏正五位，所謂功勳事實上是修證的回互說法，洞山絕滲漏以除

污染，言功勳以明修證，是與南嶽「污染即不得，修證則不無」的宗旨相應的。五位即向、

奉、功、共功、功功。 

  據《洞山語錄》：「僧問師：『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又云：『得力

須忘飽，休糧更不饑。』聖主由來法帝堯，御人以禮曲龍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

聖朝。」向，即有趨向之意，指發初心，亦如始覺。始覺心體清淨，生凡聖心，執於聖位，

厭離世俗，故雖生趨淨之意，未免分別之心。如饑人遇食，渴者逢漿，貪求其味，飽而更進，

食而不化，未免成病。故洞山示之以家傳休糧方，終日吃飯，且莫咬破一粒米，如此則終日

吃飯不知飽，萬兩黃金亦銷得；終日不食亦不饑，什麼時候曾欠少！初發心者，貪執君位，

故雖然御下以禮，無為而治，卻不願自降，只是偶至俗間、走馬觀花而已，其病在用不敵體，

故體不得活，雖有向淨之志，難見絕塵之功，是為功勳初階。 

      又問：「『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又曰：『只知朱紫貴，辜負本來人。』

淨洗濃妝為阿誰，子規聲裡勸人歸。百花落盡啼無盡，更向亂山深處啼。」奉，即承奉之義，

由貪執之趨向轉為歸心之承奉，於功位上更進一步。所謂「背時作麼生」，奉依背立，知背

則知奉，只知外在的榮華富貴，不顧本來之真我，便是捨本逐末，即是背，由此可知奉即返

本還源。濃妝豔抹，只為他人欣賞，此即是背，子規啼血，只為勸人歸去，梁園雖好，卻非

久留之地；此地雖樂，何如父母之邦！ 

      又問「『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鋤頭時作麼生？』又曰：『撤手端然坐，白雲深處

閑。』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麟。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好日辰。」向與奉皆

是返本，以回復本來為功，此後則是由真化俗，自本至末，從體起用。功即功用，此功用從

本寂之體而立，不同世俗之事功，故無用為用，無功為功，萬緣放下，端然正坐，便是功勳。

拿起鋤頭是功，放下鋤頭亦然，無一時斷絕，無一事非功，處處修行，念念是道。此功有為，

可令枯木開花，頑石點頭，騎玉象，逐麒麟，無不可為，無不能行；此功無為，端然宴坐，

遺世獨立，明月為友，清風作伴。 

  又問「『如何是共功？』師曰：『不得色。』又曰：『素粉難沈跡，長安不久居。』眾

生諸佛不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共功，是言由體起

用、從用歸體，體用相合，君臣同心，兩方面皆有功勳，故名共功。所謂「不得色」，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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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一色形之。「素粉難沈跡」指臣妾，雖然淡掃娥眉，粉黛不施，怎耐天生麗質，何可自

棄？錐處囊中，不得不顯；明珠暗投，其光難掩！美人高士，不欲自顯，終有薦拔之時。「長

安不久居」言君王，雖處高位，不可久居，生而不有，為而不恃，謙寡臨下，始可長安，故

帝王之尊，不可自尊，當與臣民休戚與共，打成一片。此一境界，有君有臣，有法有境，各

顯其性，不相掩沒，故百花齊放，千差萬別，山高水深，互不妨礙。 

  又問「『如何是功功？』師曰：『不共。』又曰：『混然無諱處，此外更何求？』頭角

才生已不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識，肯向南詢五十三？」功功，即體用俱泯，

君臣道合，為修行之最高境界。共功一切俱現，功功則一切俱隱，故曰「不共」。到此地步，

理事混然，上下合同，與佛無別，更有何求？心本是佛，將心求佛，無異於畫蛇添足，頭上

安頭，才生此念，便有頭角，轉向異類中行。自性圓滿，無人能識，何必效善才之南參？ 

  洞山還以賓主說明修行的階次，即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主中主。如前師問僧如何

是主人公，僧答見只對是，師曰：「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便問：「如何是

主中主？」師云：「闍黎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

云：「恁麼道即易，相續也大難。」遂示頌云：「嗟見今時學道流，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

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即便休。」 

  賓主即是形影、自他，以自為主，以他為賓；以形為主，以影為賓。賓中賓即徒具影像，

全無實義，為最低層次；賓中主即雖有求主之意，未免事相之纏，為第二階；主中賓即雖明

於主，未盡於事，更勝一籌；主中主即最高境界，一任自在。洞山慨歎時人未到謂到，錯認

主人公，見也未曾見，便道只此便是，如此修行，將使佛法平沈。洞山《寶鏡三昧歌》曰「潛

行密用，如愚如魯，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主中主說來容易，持之以恒，相續不改，實是

難得。 

  據《洞山語錄》卷一，洞山參龍山和尚，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

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年不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

上波。」曰：「賓主相見，有何言說？」師曰：「清風拂白月。」 

  以青山白雲比喻主賓、父子、君臣，後來成為曹洞宗的慣例，據《五燈會元》卷十三洞

山傳：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不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

師曰：「不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離不得。」曰：「如何

是青山總不知？」師曰：「不顧視者是。」雲依山生，故青山為白雲之父。青山為慈父，妙

容不動，顏非森然。白雲為迷子，不辨東西，未明是非。子歸就父，不敢去離；父自不知，

全不顧視。青山為白雲所覆，指本體為相用所蔽，不得盡露，故稱主中賓，雖明於體，未盡

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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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中主，無出入者是，故長年自守，不離本來。本自圓成，無欠無缺，故不必外求。尊

貴無比，諸事自有郎幕安排，故足不出戶，不受染污。 

  賓之於主，其位懸隔，其體無二，如水之於波，波即水，水即波；用即體，體即用；不

改即水，漂灑即波；迷之為賓，悟之即主。 

  賓主相見，如清風輕拂，朗月皓然，清風有承奉之意，朗月無受禮之心，然風清月朗，

天地一色，若謂有言說，即是無眼；若謂無言說，則是無耳。 

  以四賓主配合偏正五位，據《人天眼目》卷三，明安以主中賓配正中偏，賓中主配偏中

正，主中主配正中來，賓中賓配兼中至，兼中到則「出格自在」，不涉賓主。明安為曹洞宗

人，其說應當有據，然其引臨濟宗奪人奪境之說言四賓主，不知是否符合洞山原意。據同書，

其言曹洞門庭，謂四賓主不同臨濟，「主中賓，體中用也；賓中主，用中體也；賓中賓，用

中用，頭上安頭也；主中主，物我雙忘，人法俱泯，不涉正偏位也」，如此則主中主應與兼

中到配合，與明安之說不同，從洞山對主中主的特別推重來看，此說也許更近乎洞山原意。 

  五位王子說實則可分為內生與外紹兩種，一則本分事，本自圓成，天然佛種，不由外得；

一則功勳事，有修有證，有功有位，修習而得。還是從另一角度重申悟與修、體與用的關係。 

  洞山還以三種綱要偈示曹山，《人天眼目》卷三謂是曹山所作，未知孰是。其一曰敲唱

雙行偈：「金針雙鎖備，協（葉）路隱全該。寶印當空（風）妙，重重錦縫開。」曹洞門風，

敲唱為用。所謂敲唱，大概是借用戲曲之敲打演奏與唱念舞蹈的配合來說明賓主師徒的啟發

接引，或己事不明，須狠敲打；或有所契悟，要須舉唱。金針雙鎖，皆喻玄關，金針密密縫，

雙鎖緊緊閉，協路（衣線相接）俱隱而無跡，如天衣之無縫；機關暗藏而莫尋，如玉鎖之無

孔。看似無路可通，實則別有蹊徑。寶印當空一照，重重錦縫為開。猶如金輪一出，雲霧盡

消；玉龍一舞，連環皆開。其中有敲有唱，有主有賓，明辨其機，得主中主。 

  其二曰金鎖玄路偈：「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力窮忘進退，金鎖網鞔鞔。」明中有

暗，天曉不露；暗中有明，夜半可睹。明暗交互，偏正轉換，欲齊其功，更覺其難。愈是如

此，愈須著力，若有一絲懈怠，不知進退，則披枷帶鎖，水深火熱，墜輪迴，入羅網，無出

頭之日。若能解明暗，識進退，步步著力，時時用功，自可開金鎖，破羅網，立功勳，得聖

位，玄路非玄，坦途一片，鎖而非鎖，賴得正果。 

  其三曰不墮凡聖偈，又名理事不涉偈：「事理俱不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

爍難追。」事理俱境，不可貪執，不涉外境，返照自性，己事一明，萬法皆從。風有去來，

背風則無向無背，無巧無拙，無凡無聖，如此則頓見本性，悟在須臾，石火不及，電光難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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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綱要，其一則有主有賓，其二則有明有暗，皆示分別，其三則言無凡無聖，理事不

涉，明無分別。別而無別，總為識得自家主人公，自修自悟，自成佛道。 

  洞山又以三路接人，據《人天眼目》卷三：僧到夾山，山問：「近離甚處？」僧云：「洞

山。」夾山云：「洞山有何言句？」僧云：「和尚道：我有三路接人。」夾山云：「有何三

路？」僧云：「鳥道、玄路、展手。」山云：「實有此三路那？」僧云：「是」。山云：「鬼

持千里鈔，林下道人悲。」後浮山圓鑑云：「不因黃葉落，爭知是一秋？」 

  《祖堂集》卷七對這一故事記述更詳，道是僧言洞山示眾云：「欲行鳥道，須得足下無

絲；欲得玄學，展手而學。」夾山云：「貴持千里抄，林下道人悲。」後其僧回洞山述此事，

洞山許夾山為作家。 

  又據《祖堂集》卷七，洞山示眾曰：展手而學，鳥道而學，玄路而學。看來此三路確實

是洞山尋常接人之方便，但如何施設，耐人尋味。 

  據《祖堂集》卷六，有僧「問：『承和尚有言教人行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

『不逢一人。』僧曰：『如何是行？』師曰：『足下無絲去。』僧曰：『莫是本來人也無？』

師曰：『闍梨因什麼顛倒？』僧云：『學人有何顛倒？』師曰：『若不顛倒，你因什麼認奴

作郎？』僧曰：『如何是本來人？』師曰：『不行鳥道。』」 

  鳥道則依空而行，故不逢一人，直須足下無絲（私），方可行得。足下無絲，即「心心

不觸物，步步無處所」，念念無住，毫無挂礙，不被境惑，不為物役。若一念心動，身即墮

落，化為齏粉。心空始可行空，足下無絲，心中無他，便無污染，無污染則見本性清淨，見

本性清淨，則與諸佛無異。行鳥道還是修行之方便，見性之法門，若見本性，則「舉足下足，

鳥道無殊」，「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不必「寄鳥道以寥空」了。 

  鳥道須臨風而行、秉氣而飛，實是行不得也，玄路則機關暗布，進退失據，亦無下足處。

玄路實則通玄之路，明暗交互，黑白莫辨，欲立功勳，正須著力。此路可謂處處崎嶇，步步

艱險，若不解偏正，不知進退，則生陷地獄，身入網羅。若能識其樞要，解其機關，精進不

已，則步步立功，時時有得，凡俗可超，聖賢可期。玄路該括了一切漸次修行的要方，若是

知者，則「坐臥經行，莫非玄路」，未可拘於一方。 

  鳥道、玄路雖不易解，卻是有跡可尋，展手之學則古德未言，其義難明。「欲得玄學，

展手而學」，可見展手同樣是求玄之方。據《五燈會元》卷五孝義性空禪師傳，「吉州孝義

寺性空禪師，僧參，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卻退後。師曰：『父母俱喪，略不慘顏。』僧

呵呵大笑」，又據《祖堂集》卷五石室和尚傳，「溈山教仰山探石室，仰山去到石室，過一

日後便問：『如何是佛？』室拳手。『如何是道？』又展手。『畢竟阿那個即是？』石室便

擺手云：『勿任麼事！』仰山卻歸，具陳前話，溈山便下床，向石室合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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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見展手是諸方長老接引學人的方便，那麼其意如何呢？石室拳手，是說三世諸佛總在

這裡；石室展手，是說道無可修，我這裡一物也無，何道可求？何法可依？仰山再問畢竟是

有是無，石室便道勿作此解，畢竟處不見有無。性空禪師展手，是說看我佛法手段；僧近前，

是表請益；又退後，是表原來爾處佛法無多子，我這裡也有這個，無須別求，性空道爾父母

俱喪，何無哀痛，僧便呵呵大笑。父母俱喪，是說子已長成，卓然自立，本源已達，故不著

空有。 

  洞山展手示人，其意與二大德非遠。展手一路，最是難解，為示他覓無益，借亦不得，

令學人回光返照，識取自家寶藏，若是上乘利根，當下便悟，看破新豐手段，知其老婆心切，

呵呵大笑，轉身便去，任他千呼萬喚，總不回頭。若是中下之機，惘然無措，或是反在拳掌

上大作文章，道有說無，數一數十，更添一重執障。 

  據《祖堂集》卷八曹山傳，「僧云：『今時無其中人，和尚遇古人時如何承當？』師云：

『不展手。』僧云：『古人意旨如何？』師云：『闍梨但莫展手也。』僧云：『與麼時，和

尚還分付也無？』師云：『古人罵汝。』」 

  曹山謂遇古人時不得展手，意旨如何？若遇古人，不得相欺，謂我這裡一法也無，汝自

了即得。因為展手是主對賓，是大師接引學人的手段，為迷者道，不為悟者言，若遇知者依

樣作態，必遭折損，為古人責罵。是故展手一路，學之不宜，行之更難。等閒之人，勿得妄

效。 

  洞山以三路接三根，識得展手，當下便了，勿須再行鳥道，若於此不明，則教其行鳥道，

解心空，若迷障深重，鳥道也行不得，便教其走玄路，識偏正。展手則本自圓成，無修無證，

鳥道、玄路則外紹而得，積功而拔。 

  三路只是接人之方便法門，「猶如黃葉為金，權止小兒啼」[註 2]，切勿「空拳指上生實

解」。洞山以三路示學人，寶壽不肯，出法堂外道：「這老和尚有什麼事急？」寶壽非是不

肯，只是過河拆橋，得意忘言。夾山道「鬼持千里鈔，林下道人悲」，是說小鬼無知，以黃

葉為真金，持之不捨，將為行腳之資，故林下道人悲之。夾山暗譏洞山門徒不識好惡，以乃

師之方便說法示於諸方，以為真金，非對洞山本人不恭。圓鑑道「不因黃葉落，爭知是一秋」，

也是說三路接人是方便垂示，寄秋意於一葉，示明月於一指，不可以葉為秋，以指為月。 

  曹洞宗妙旨虛玄，家風細密，宗門一道，方便多門。洞山初創基業，五相完具，更得子

孫孝順，同門相輔，使得藥山一枝，大行於世，雲巖之路，相次不絕。末法時代，人多乾慧，

欲得相見，須真修行。欲真修行，須辨宗旨，不得錯認門頭，更不可認奴作郎，以緇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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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世紀之交的探索──北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成立二十年紀念文集》（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年

五月第一版）。 

[註 2] 《宛陵錄》，《大正藏》第四十八冊，第三八六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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